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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期>> 

本電子報發行之目標，主要在於提供關於高等教育及成人階段的特殊教

育的相關訊息，以期能提升大專校院階段師生及社會大眾對於高等教育及成

人階段特殊教育之知能。 

本期電子報邀請到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江秋樺教授及研究生劉倖

佑來談談家有身心障礙者的手足壓力，分享家中有身心障礙者如何影響身障

家庭及自我接納的重要性。藉由這些實務經驗分享，讓更多社會大眾更加了

解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 

本期的特教宣導為教育部編製「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線上學習參考指

引」協助學校落實線上教學方案之適性調整，期以維護全體學生之學習權益。 

 

 

《本期內容》 

●後天多重障礙者正常手足壓力之研究:外一章 

●特教宣導~教育部編製「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線上學習參考指引」

協助學校落實線上教學方案之適性調整 

  



 

 

 

 

後天多重障礙者正常手足壓力之研究:外一章 

撰文者：江秋樺/劉倖佑 

 (圖一)  

撰文者：江秋樺(圖一) 

現職：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特教學生資源中心督導  

 

 

 

 (圖二) 

撰文者：劉倖佑(圖二右)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暨研究所碩士 

 

  



 

 

 

 

 

 

 

 

 

 

導讀 

家中有個身心障礙者，對整個家庭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當身為非障礙手足長大成人

後，所要面對的事情越加複雜，尤其是生涯的大事、婚姻的抉擇。 

本篇透過自我敘說的方式，描述照顧、處理後天多重障礙的手足之壓力調適過程，走

出多年來對照顧身心障礙手足的內在掙扎，以及最終如何踏上特殊教育相關領域的心路

歷程。身為指導教授，隨著文本的進行，側寫元元的轉變過程，期能讓讀者更加明白要

一個人面對自己內心深層的秘密，並說給外人聽，是何其不容易的事。 

藉由照顧後天身心障礙的妹妹，元元發掘生命中所有命運的安排與人事物的關係「因果」，

透過自我故事敘說方式，元元更認識自己的內在與環境的關係，藉以重拾生命中每個不完美，而後

將它們拚湊起來，使生命變得更豐富完整。 

敘寫的過程，元元認知特殊教育的服務對身障家庭及自我接納的重要性，透過正式諮商，

及利用解夢晤談方式，研究者得以檢視生命中重大事件對自己的影響及讓心理壓力得到真

正的療育與調適。 

 
 
 
 
 
 
 

 

 

 

 



後天多重障礙者正常手足壓力之研究:外一章 

 

江秋樺                        劉倖佑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副教授                         碩士 

壹、緒論 

近幾年來，筆者在教導情緒行為障礙與自閉症理論與實務課程時，在課程的規劃上都會引入業師

來豐富課程的內容，希望透過業師示範教學、教學活動設計及教材的分享，能讓學生學習更深入的助

人、助己技能，並透過與業師的互動，了解現今教學場域教材設計的方向以及國小學童能力的差異，

可以如何設計多層次課程，豐富第一線教師的不同教學經驗。尤其重要的是，筆者發現連教育現場的

第一線教學老師也常帶有不為人知的創傷，在教育學生的過程(尤其是情緒行為障礙及自閉症學生)容

易被觸動，導致敷衍或對個案嫉惡如仇，難收教育輔導之成效。 

有鑑於此，筆者從 2018 年開始利用業師協同教學的機會，在情緒行為及自閉症理論與實務的相

關課程裡，有系統地引進美勞創作，希冀將來準備或已經從事特殊教育教學的師資培育學生能夠具備

自我療癒的方法，把自己整理到比較好的狀態下，真心誠意對待、教育及協助特殊生。筆者也把手上

有嚴重個案的業界教師，透過夥伴關係的理念(除諮詢外，對國小階段的教師提供更實質具體的增能

計畫)，納入藝術陪伴的共授課程裡，意即筆者邀請四、五位國小(特殊/特教)老師回系上參與 Sonia

心理師藝術陪伴的課程，然後回去應用在國小的教育現場。陽光國小(化名)的元元(化名)老師就是其

中之一。為了敘寫方便，下文直接稱她為元元，因為這是她的生命故事，稱其六妹為小茹(化名)。她

之所以雀屏中選的主因是元元是筆者的研究生，著手進行〈後天多重障礙者正常手足壓力與生涯規劃

之自我敘說研究〉多年。 

在陪伴元元進行論文研究的過程，筆者發現元元內心隱藏諸多情緒卻佯裝堅強。雖然元元一再宣

稱是為了發生車禍導致後天多重障礙的妹妹小茹而進了特殊教育這一個領域，但是對於筆者詢問她用

了哪一些特殊教育的輔導策略在小茹身上，元元卻回答不出來，事實上，她雖然進了特殊教育研究所，

卻留在普通教育擔任代理教師多年。筆者轉介元元去找 Sonia 心理師進行諮商，誤打誤撞把元元的論

文研究主軸轉了一個大方向。原來只想做一個主題簡單、輕鬆論文的元元陷入了天人交戰，因為她的

論文敘寫過程變成她必須重新整理刻意遺忘的生命記憶碎片。她一再問筆者:「四個姐姐如果知道我



為了要畢業，把我媽媽寫成這樣子，會不會怪我?」筆者則一再反問她: 「你寫出自己內心的哀傷、

失落，甚至於埋怨，需要經過其他姐妹同意?妳的論文內容有妖魔化其他家人嗎?」掙扎許久，礙於修

業年限，身為家中排行第五個女兒的元元最後選擇坦然面對。 

 

貳、家有身心障礙手足的壓力與調適 

一、遭逢巨變 

依衛生福利部 2018 年 3 月底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每 10 位身心障礙者中，先天殘缺者其實不到 2 

個人，卻有超過 8 個人是因後天造成的。這反映出生命中存在許多的無常，一個偶發意外，有些人

及其家人的人生可能就會由彩色變成黑白（衛生福利部，2018）。Wasserman（1983）曾說家中有身心

障礙者之正常手足在其成長過程會比一般人多一些獨特的情緒認同、角色混亂及同儕關係發展受阻的

困擾（引自吳月娟，1999）。當家中有人遭逢巨變的時候，其親屬容易出現否認、失落、悲傷、憤怒

等負面的情緒反應 (吳武典，1994) 。民國 79 年 2 月 8 日的一場車禍奪走了元元的一位表妹生命、

一位堂妹的兩條腿並造成親生妹妹小茹一度變成植物人的悲劇。 

二、臨終託付 

元元的母親在她那一個年代是村中唯一念過國立高中的女性。元元表示家中六個女兒的名字都是

學問淵博的母親自己取的，元元的本名也是她的母親找學校老師一起商量而得來的，其實「元元」二

字暗含招弟的意思。自視甚高的母親雖然生下四個女兒後，還是不願意根據民間習俗到廟裡去「換花」

或者依照族裡長輩的建議給家中排序老五的女兒元元取名為「招弟」。元元坦言家裡前四個姊姊的婚

姻都是母親作主的，只有元元的婚事才是她自由意志的選擇，雖然元元說得輕鬆，但筆者隱約聽得出

來元元之前在家裡，應該是唯一敢捍衛自己的愛情，試圖反抗母親的人。母親對於第五個女兒的婚事

自然是不見好的。據說，婚禮的當天，母親還是一直提醒元元可以悔婚。另一方面，元元回想與丈夫

交往的過程，得知未來的媳婦有一位重度多重障礙的妹妹小茹時，公婆的確擔心自己的兒子日後要負

起照顧小茹的責任，也曾質疑元元在生育上是否會有遺傳的問題。 

雖然元元的父母一直向其婆家保證日後絕對不會把小茹託付給男方，元元明白父母心中還是期望

元元可以照顧小茹到她終老。原本不被看好的婚姻終於在嚴母斷氣前扳回一城。民國 105 年的暑假，

元元的先生在岳母肝癌末期臨命終時，牽著元元的手到丈母娘的耳邊說:「只要我和元元有口飯吃，

就會給妹妹一雙筷子」，元元的母親終能安心闔上眼，與世長辭。 



三、壓力與調適 

當家裡出現一位特殊兒童，容易造成其他家人情緒上、認知上的重大衝擊，需經歷否認、悲傷、

憤怒、反抗至重新調整而適應等階段（吳月娟，1999）。許多父母會要求正常手足必須協助照顧身心

障礙的手足或承擔較多的家事（蕭雅文，2009）。李怡君（2011）提到，父母從小就灌輸障礙者的手

足，長大必須要代替父母好好的照顧障礙者，即使父母沒有要求，有的手足也會自小萌生照顧的意願， 

把照顧的包袱扛在身上。對於障礙手足未來的照顧和支持上也都呈現正面的態度，尤其當年紀越長，

這份血濃於水的責任更是無法割捨，手足同樣被賦予更多承擔照顧和協助（劉于菁，2008；蔡珊珊，

2010）。打從小茹出車禍開始，元元就被母親委以重任像個保姆般如影隨形地照顧著她，即便兩人的

年齡差距只有四、五歲。筆者常不斷詢問元元為何是她，而不是其他被母親認為表現優秀的姐姐們，

尤其是老大或老二。元元總是回答:「因為我最乖，」筆者卻自始至終認為元元是父母為了小茹，選

擇犧牲掉家裡資質差的子女。小茹出事時，元元才多大?她就跟著小茹到醫院復健、到學校去給小茹

當助理人員，因而錯失求學及就業機會。元元說自己最乖，因而雀屏中選，筆者持保留態度，筆者甚

至懷疑元元是被傳統的孝順觀念壓制的受害者，她認為父母是不可以批評的，閒聊時，她曾承認因為

以前會反抗母親，所以不喜歡甚至害怕夢見母親。 

建立身心障礙者手足與正常手足的親密聯繫，只要正常手足能接受身心障礙手足的特殊之處，亦

能形成一個緊密依存，相互支持的微妙關係（賴彥均，2016）。在元元陪伴將近三年的辛苦復健後，

小茹終於可以回到原本的國中繼續完成學業。車禍後的小茹行動不便，必需依靠輪椅輔助行動，因為

傷到小腦所以失去了平衡的能力，說話也失去了流暢度，以前的同學都已經順利畢業離開了。一群正

值 15 歲青春狂飆的國中同學無法接受她這個所謂「怪咖」的復學生，排擠、霸凌之事不難預料。每

天面臨同儕的欺負、取笑，小茹情緒一天比一天暴躁，與同學之間衝突不斷。這造成學校老師、同學

與小茹家人三方面的困擾。當時的特殊教育尚未發展完善，剛好高中畢業的元元因此終止升學或就業，

而被家人安排陪伴小茹到學校讀書，擔任小茹的義務伴讀教師助理員。這樣的經驗竟成日後她踏上特

殊教育碩士班的資糧。後來元元陸續抽空就讀空中商專三年、工作、結婚生子，歷經 20 年後才逐一

補足大學學歷。 

找一個心靈伴侶來互相扶持，或許是元元當時唯一能做的壓力調適途徑。照顧小茹的過程，也讓

元元的人生貴人逐一出現。因著這些貴人的提點與本身堅韌的人格特質，元元終於進了國立嘉義大學

特殊教育碩士班。元元自認能更上一層樓，憑藉的就是她照顧小茹的實務經驗。除了修課、休學，長

達兩年的論文計畫修改過程，筆者認為表面謙順的元元報喜不報憂，文本缺乏借鏡之參考價值。歷經



強勢家庭教育的元元不知適度喊痛或承認失落的情緒是不需被任何人允許的。概因一再閃躲重要資訊

的她所寫出來的論文空洞且不真實。筆者轉介元元去找心理師 Sonia 進行諮商，期能在最短時間內幫

自己的內心世界整理出一套合理的脈絡，因為元元曾參與 Sonia 多年藝術陪伴的課程，彼此之間有足

夠的信任度，而且元元在美勞方面的具有頗高的頗藝術天分。 

 

 

參、心理諮商 

台灣藝術治療協會（2014）開宗明義指出藝術治療是一種結合創造性藝術表達和心理治療的助人

專業。藝術治療師提供一個安全、完善的空間，與案主建立互信的治療關係，藝術治療的表達，屬於

直覺式的心象思考方式，常能透露潛意識的內容（台灣藝術治療協會，2014）。筆者是特殊教育師資

培育者，所培育的師資培育學生無須背負心理治療的責任或壓力，但仍須具備穩定的情緒、彈性的人

格特質、耐心、積極傾聽、敏銳觀察、自我覺知的能力，身為教育現場第一線人員，這些師資生必須

有能力跟個案建立正向的關係，陪伴他們一起成長。呂素貞（2005）指出，藝術治療是藝術和心理治

療結合而成，藉由藝術將內在意識和感受，以繪畫、美勞、書寫、攝影及美感遊戲等方式，具體表現

於外在的視覺藝術形式。「藝術陪伴」是筆者近幾年上 Sonia 心理師的課時，Sonia 提出的觀點。每一

次的藝術創作，都是追尋自我的過程。 

一、初次揭露 

元元半推半就去接受心理諮商之初，並沒有心理準備想要袒露內心深層的秘密。第一次與心理師

晤談之後，元元來找筆者，她向筆者謊稱諮商完後，Sonia 讓她描了一張右手的圖來玩。筆者問：「命

名為何？」元元：「我先生支持我的手」。筆者沈默不語回到家後去電嚴厲斥責她，「為何都花錢去進

行諮商了，還不願意坦然面對心理師 Sonia 說出實話」? 筆者問：「妳先生的手指怎可能有五種顏色」? 



筆者直言：「紫色的大拇指應是妳先生，他承諾岳母要幫忙照護小茹，所以他跟小茹有連結。中間三

指各代表妳的小孩，尾指是妳自己。掌心的藍色部分是小茹，因為血脈相連，所以妳跟小茹都是藍色。

三個孩子分屬三個不同顏色，卻希望跟小阿姨有距離（中間三隻手指頭底下與掌心都有距離），因為

他們認為小茹只是阿姨，不關他們的事，他們不想承擔，妳一直在複製你母親的強勢作為，安排妳孩

子的人生，妳自己要小心。」     

聽完筆者一席話，電話另一端的元元哭了。原不想跟元元深談的筆者電聯 Sonia，說明不小心揭

開元元內心瘡疤的過程。孰料，心理師 Sonia 反而很興奮地說：「老師，個案進入諮商系統，話留在

嘴邊不說出來很正常。有些個案可能需要幾次評估，建立信任度後，才會跟心理師坦誠相見，有些可

能要更久。元元跟妳相處的時間比較久，比較相信妳，她很快就會跟妳講實話，這很正常。請妳提醒

元元，她會開始作夢，要她把夢境記錄下來。因為您揭開了她深層的傷疤。」事後，元元承認自己在

三個孩子懂事後，一直強迫她的孩子要負起對小茹的照顧責任。元元坦承將對小茹的愧疚、母親的託

付，無形的加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而不自知。 

二、 坦然面對 

Sonia 進行晤談時，將元元、母親及妹妹小茹這三角關係從本我、超我、自我三個角度來替元元

姐兼母職的手足壓力進行一次心理調適，希望了解她對姐兼母職這一個承諾的內心詮釋。Sonia 讓元

元在紙上畫上自己的一隻手，並且命名，再詮釋給 Sonia 聽。 

元元：這是牽小茹走路散步時的右手，取名叫「握吧！」。 

Sonia：說說看牽妹妹走路散步時的右手是怎樣的感受。 

元元：因為是慣用手比較習慣而且有力，要支撐妹妹比較安全，妹妹走路時搖搖晃晃會將所有身體重

量都放在我的右手上，牽她太久手都會很痠。其實有時牽著妹妹的手時，我的心中有時也是很

不願意的，因為在家認為她要練習自己照顧自己，所以不想去牽她，在外面是怕別人的眼光注

視到我，但我告訴自己不能如此，所以我還是牽了她。 

Sonia：家中的人也都這樣牽妹妹嗎？ 

元元：是的，但其他姐姐我沒問過他們的感覺，可是媽媽曾經跟我說牽妹妹的手太久後很痠，好幾次

倆人都差點跌倒，因為妹妹從植物人清醒後變胖了，我們都說妹妹要減肥了，但媽媽應該是補

償心態吧，還是一直給他吃好料的，我和姐姐都認為是小腦受傷，導致小茹沒有飽足感的神經

了。 

Sonia：說說看媽媽的感受好嗎？ 



元元：原來媽媽也和我有同樣的感受，知道媽媽也把同樣心境告訴我時，我說服自己也說服媽媽要正

視妹妹的處境。只要我們心中是正向樂觀的看待妹妹，他人也才能用正常的眼光看待她。三年

前媽媽病逝離開了，妹妹的作息也改變了許多，日夜顛倒的生活和大家還真的很少碰面。現在

這隻手好像也很少有機會牽到妹妹，似乎也忘了我當時牽著她時手臂的酸，手心的重量及內心

是什麼的感受。 

Sonia：現在很少牽妹妹的手又是怎樣的感覺呢？ 

元元：心中有些落寞，手少了重量卻多了壓力，因為不知她身體狀況如何？尤其想到媽媽會讓我更覺     

得對不起妹妹及我對媽媽的承諾。 

Sonia：如果又回到當初需要牽妹妹的手時你願意嗎？ 

元元：當然願意。 

根據元元的詮釋，手掌心代表的是元元自己，大拇指是元元的丈夫，而依序 3 隻手指是元元的子

女，小指頭是元元的妹妹小茹。坦白說，筆者初次看到元元的文本時，心中也很錯愕，不禁質問元元

來向筆者諮詢時，為何要刻意欺騙筆者。當她在接受 Sonia 的諮商歷程，其實透露了自己與其母親都

曾經有累了甚至於嫌棄的情緒（『害怕別人的眼光。』）元元可能礙於當初對於亡母的承諾，一再把照

顧小茹的責任獨攬在自己身上。她不曾直言不諱跟筆者坦承自己累了，事實上，閒聊時，元元還是不

小心會透露出厭倦了一肩扛起照顧小茹的責任。她的文本透露出：『牽她太久手都會很痠。其實有時

牽著妹妹的手時，我的心中有時也是很不願意的，但我告訴自己不能如此，所以我還是牽了她。』照

顧一個重症病人三十多年，偶而產生倦怠感是人之常情，任何人都沒有權利苛責的。此外，她向 Sonia

解釋: 『手掌心代表的是自己，大拇指是丈夫，而依序 3 隻手指是自己的子女，小指頭是妹妹小茹。』

而筆者確認為掌心代表的是小茹，小指頭是元元三個孩子分屬三個不同顏色，卻希望跟小阿姨有距離

（中間三隻手指頭底下與掌心都有距離）。萬一元元自己對圖的解讀更貼近事實，她是否遺漏了更重

要的親子關係訊息而不自知？這樣反而讓筆者很擔憂。 

三、亡母來入夢 

陳志成（1998）指出當家庭中出現了特殊需求的孩子，會使整個家庭出現不均衡的情況，通常會

使得家庭成員角色混淆、需求不滿，甚至遭遇到許多的困擾，所以如果家裡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帶來

的問題將不僅只是個人問題而已，還包括了家庭中每一位成員（引自卜怡珍，2015）。根據家庭排序

的理論，筆者認為排行老五的元元應該是家中最多餘的性別（女生），可能也是被視為最不聰慧的那

一個，所以才會被母親犧牲，選中來照顧病重的妹妹。小茹出事前的成績不但名列前茅且是全村的學



生當中表現最優秀的，加上彼時家中經濟已穩固，所以深得父母寵愛，而被寄予厚望招弟的元元，從

她五歲時，小茹出生的那一霎那開始，就背負著使命未達的原罪。 

元元通過論文計畫時，曾夢到母親來送她一個紅包，還自我解嘲：『我媽沒唸過碩班，她不知道

我還沒拿到碩士學位，竟然仿照古禮送我一個紅包。我都還沒功成名就呢。』按照華人的習俗，長輩

給晚輩紅包，代表祝福之意。後來，元元又做了一場夢，筆者去參加了解自己夢 15 年的資深心理師

Lucy（假名）＜夢的解析＞的研習後，建議元元去找她進行解夢諮商。筆者對 Lucy（假名）所說:『事

件會過去，情緒會留下來，且往往透過夢境來呈現』深覺驚訝。畢竟立論要有根據，筆者認為至少有

證照的心理師，詮釋夢境可能比較有說服力。 

 

2019 年 7 月 8 日那日凌晨 1:30 左右送出碩士論文前三章後，元元做了一個夢： 

我在夫家大廳休息，聽到母親大聲叫我:「女兒呀！我們來了」。我甚感驚喜，瞬間便去開門。結

果看到父母開著一輛大貨車裝滿了禮物要來送我，真高興。「媽媽你怎麼載這麼多東西來給我」，我隨

著媽媽走進我家中後門，媽媽帶我到兒童樂園玩，我好開心。媽媽：「我怎麼不知道有這個【兒童樂

園】可以玩，而且這麼好玩。【元元】：「有啊，我們都會玩這些」。突然我心想，糟了好像沒廁所，媽

最怕沒廁所的地方了。後來我看到有廁所，心中很高興。但我也開始擔心，因媽最注重廁所的乾淨，

於是我先進入擦拭一間乾淨的廁所，叫媽媽來使用。媽媽進入後對我說：「怎麼沒有門」?我回答媽媽：

「沒關係，我幫你壓門」。當媽媽準備進入時突然有一位像「流浪漢」的男生要衝進媽媽的這間廁所，

我一直阻止，後來我用力拉開此人後，發現媽媽站在樂園門口，跟我揮手再見。【接著夢醒】 

 

黃士鈞（2018）在所著作的《你的夢，你的力量》一書中提到:當吾人深入夢境理解重要的潛意

識訊息後，讓這訊息成為生活的指引或資源然後帶回到生活裡，所以夢境裡常會放著吾人要面對與創

作生活的指引。夢境是來自潛意識的訊息，讀懂夢境將開起了來自夜晚的智慧。根據 Lucy 的解讀：『「家」

是最初與最終的歸宿，每個人終其一生都持續受到原生家庭的影響，即便是那些個體以為已經長大了

就釋懷了，淡忘了、想通了的議題，卻會在個體內在傷口再次被揭開時，隱約不安而疼痛著。』元元

認為夫家的和樂旨在告訴父母她嫁得很幸福的，對於父母帶著禮物來祝賀，元元感到非常高興及光榮。

Lucy 又說：『夢境中的兒童樂園是個公共空間，這代表著反應夢者目前的人際關係，身邊出現的人物

若是重要他人則可能是演出與重要他人的互動關係。公共空間如果有聯想起任何的相關回憶的話，有

可能是與相關回憶的主題有關。』元元回應 Lucy：『「兒童樂園」是她從小到大一直希望媽媽能帶她



去的地方，直到媽媽離世都未曾去過。』Lucy 告訴元元: 『媽媽在夢裡完成你的願望，償還對你的虧

欠了。』 

筆者對元元的媽媽拿了一堆禮物來給元元並帶她去兒童樂園玩，這一部分的看法和 Lucy 是一致

的~元元的媽媽到夢裡來跟元元道歉，因為小茹，元元的母親犧牲了元元可以玩樂的年少青春歲月，

所以元元說：『「兒童樂園」是她從小到大一直希望媽媽能帶她去的地方，直到媽媽離世都未曾去過。』

筆者一直認為元元是個假裝快樂的人，即便是進了諮商，她還是無法坦然面對母女之間真實的感受，

從她的夢境來看，元元很注重媽媽的感受與反應，她一直在討媽媽的關注與愛。如果現實生活裡真的

擁有過，又何必再去討愛？（元元回應 Lucy：『「兒童樂園」是她從小到大一直希望媽媽能帶她去

的地方，直到媽媽離世都未曾去過。』）既然沒去過，「有啊，我們都會玩這些」 這是安慰媽媽的

話語，還是佯裝快樂狀，怕媽媽傷心。沒能如願幫媽媽招來一個兒子，不但奶奶怪她，元元自己似乎

也不曾放過自己，元元媽媽的真實反應如何？ Lucy 對「家」的詮釋很深，號稱幸福的元元卻總是輕

輕帶過，直到最近她因為工作的關係，因應學校規定去上了薩提爾的課程。 

貼心的元元不但隨時隨地注意著媽媽的心理需求（譬如，知道媽媽要她照顧小茹，媽媽卻保證不

會讓小茹成為元元夫家的負擔），也注意到媽媽的生理需求：『突然元元心想，糟了好像沒「廁所」，

媽最怕沒廁所的地方了。後來元元看到有廁所，心中很高興。但元元也開始擔心，因媽最注重廁所的

乾淨，於是元元先進入擦拭一間乾淨的廁所，叫媽媽來使用。』Lucy 說夢見「廁所」，潛意識是身

體將排泄穢物的經驗，用來象徵清理心理的負能量，也就是一般人常說的「心理倒垃圾」。當個體累

積一些內在的負面情緒或壓力時，也需要適當的傾倒。Lucy 問元元： 『是不是你最近忙於論文寫作，

鬆了一口氣後壓力適當的解放』？筆者卻認為元元媽媽不願意公諸於世的事，都依賴元元協助把關、

隱瞞，就如同她幫媽媽把關廁所，不讓外人（流浪漢）進入廁所（窺知）。 

Lucy 又說：『當夢境中出現「厭惡的人」（流浪漢）通常是因為有某些「厭惡的自我特質」而不

想要接受自己有這樣子的部分，所投射出去的現象。有可能是被自己所否定、誤用或是成長過程中不

被鼓勵甚至被責備，而漸漸形成厭惡的「自己」而這些厭惡的自我部分當長期被強烈壓抑或否定，也

可能會形成「人格的陰影面」潛伏在潛意識中，像是一種基調的背景，隱約影響著人格與適應。』整

個敘寫論文的過程，簡直是一場艱巨的師徒拉鋸戰。元元沒想要深入探討自己真實的母女與姊妹關係

卻無法自圓其說地把論文文本圓滿交代清楚；身為指導教授的筆者跟著元元亦師亦友地一起參與藝術

陪伴及夢的解析課程，一再推敲元元的生命故事時，總覺得她沒有實話實說，不想說甚至不敢說。元

元論文的文本一直無法達到飽和的程度，期間甚至有一年多是毫無進度的。逐漸地，元元才向筆者坦



誠她和媽媽之間的關係沒有總是那麼甜蜜美好。 

其實，那一個「流浪漢」就是一部分最真實的元元，很可能就是年輕時對抗媽媽的那一個元元（「人

格的陰影面」），但年過半百的元元，經過歲月的洗禮後，更不願意提及過往，更懂事了，尤其是死

者為大，她怎忍心去談她對媽媽或妹妹曾經有過的真實感受？所以元元說：『當媽媽準備進入時突然

有一位像「流浪漢」的男生要衝進媽媽的這間廁所，元元一直阻止，後來元元用力拉開此人後，發現

媽媽站在樂園門口，跟元元揮手再見。』筆者認為媽媽來跟元元道歉之外，也來跟元元和解了。不管

過去如何，媽媽不欲人知的事（上廁所）元元都幫他擦拭乾淨了，沒有門，也要幫媽媽擋著：『突然

元元心想，糟了好像沒「廁所」，媽媽最怕沒廁所的地方了。後來元元看到有廁所，心中很高興。但

元元也開始擔心，因媽最注重廁所的乾淨，於是元元先進入擦拭一間乾淨的廁所。媽媽進入後對元元

說： 「怎麼沒有門」? 元元回答媽媽：「沒關係，我幫你壓門」』。跟媽媽發生衝突的那一部分自

己也被元元用力拉開後，發現媽媽站在樂園門口，跟元元揮手再見。筆者認為媽媽對於過往釋懷了，

所以跟元元揮手道別。  

林雅慧（2005）研究發現父母對正常手足的照顧會有疏忽的情形，不過此種疏忽是比較偏向於心

理上而非物質供給上的疏忽，但父母也都有意識到這樣的問題，會透過自我提醒的方式來降低此種情

形的發生。Lucy 告訴元元：「母親送來了一堆禮物是因為妳承接她給妳的託付；帶妳去兒童樂園玩是

因為她知道妳一直有個願望是希望母親可以帶妳去玩」。元元坦誠:「我深思心理諮商師 Lucy 為我解

夢的話，欣然接受了母親夢裡帶來的禮物也同意與母親和解內心失去母親陪伴照顧的渴望」。榮格提

到：「絕大多數的夢是有心理補償作用的，夢將藏在內心的事物帶到意識之中，使人的心靈成為一個

統一和諧的整體」（引自 Hall，2006）。元元說:『母親真是如此嗎？我好想再次夢見她，我要對她說:

我「會照顧好妹妹 ，在夢裡的兒童樂園我玩得好開心」。孝順的元元還是想要安撫亡母的心，即使偶

爾與筆者閒聊時，她也會自問：『為什麼一定是我，只能是我？』 然後她會認命加上一句：『注定是

我』。 

無論是 Lucy 或 Sonia 對元元的諮商方式為何，元元都明白她們諮商的歷程旨在幫她重建人生價

值及檢視內心對母親及妹妹小茹這三角情緣的詮釋，即便有些心理師詮釋的話語元元在文獻上無法精

準扣住，元元常說諮商的過程心理師沒有辦法像筆者般跟她解釋很多，其實筆者明白諮商跟諮詢的不

同，卻也陷入是否應該繼續幫元元詮釋她的文本的疑慮，因為這是元元的生命故事，她得花很多心力

自己重整。筆者希望文本的思考脈絡是來自於元元，尤其是對資料的詮釋，但筆者是元元的指導教授，

似乎又不能完全無視於元元的求助。思考在三，筆者要求元元把筆者與其他人對資料不一樣詮釋的部



分，一律忠實呈現，讓讀者自己去選擇相信誰。當初元元牽起妹妹的那隻手是出自內心的姊妹情感，

還是來自母親的情感勒索？她在接受 Sonia 諮商的過程自己釐清了是前者，因為 Sonia 問：「如果又回

到當初需要牽妹妹的手時你願意嗎」？元元回答：「當然願意」。陳向明（2002）也討論到，只要是人

為的詮釋，怎麼可能完全客觀呢？隨著自我反省意識的增強，此時的個體需要對自己的主觀角度進行

反思和分享。讓筆者很驚訝的是從一開始對於自己內心真實的想法隱諱不語的元元，竟會回學校跟她

的國小學生分享她的創作歷程時所說出的內心話，甚至於後來在嘉義大學攝影棚錄影的課程中，點到

為止地分享很私密的個人故事。 

四、最後的助力 

 維琴妮雅．薩提爾（1916~1988）相信人性的正向力量，帶著愛與熱情發展出幫助人心理成長的

方法。薩提爾模式（Satir Model）是以維琴妮亞．薩提爾（Virginia Satir）命名的一種心理成長模式，

強調情緒和溝通的體驗，同時著重個人內在與他人之間的系統互動，引領正向導向的目標，並落實改

變。薩提爾模式的目標旨在希望個人擁有更高的自我價值，能為自己做出更多更適當的抉擇，更能接

納自己，對自己負責任，更能真誠一致。台灣薩提爾成長模式推展協會宣稱希望在這些轉化裡個人能

回歸人性本質，更正向運用自己，連結他人，滋養世界，進而達到內心是和諧自在的（Peace Within），

和他人的關係是友善合作的（Peace Between），所處的社區是平和信任的（Peace Among） （台灣薩

提爾成長模式推展協會，2021）。因學校對所屬教師的規定，元元參加 2021 年 4 月 17、18、19 連續

三天的「薩提爾工作坊-學會自我連結，身心得到健康與和諧」的研習，旨在透過內心對話讓第一線

教師來貼進自己的內心世界。底下是心理諮商師 Rex（假名）與元元的對談。 

Rex：元元願意說說，妹妹會出車禍都是因為元元的原因是什麼呢？ 

元元：妹妹出車禍前一直是和我睡在一起，因為妹妹每天半夜三點多就做噩夢，夢見有魔鬼要捉她，嚇得我

也很害怕，影響到我的睡眠，所以我連續跟媽媽吵著不跟妹妹睡要去與姊姊睡，媽媽受不了我的吵鬧

答應我去與三姐睡，沒想到過了幾天妹妹就出車禍了，事後我想想，若我不去跟三姐睡，陪著妹妹或

許磁場更大，就可以一起趕走魔鬼。反正從小到大妹妹就是我的責任。 

Rex：元元，老師想告訴妳，妹妹的車禍跟你事無關的，將妹妹責任得放在你身上，太辛苦了。 

元元：不，從我五歲那年開始我就知道妹妹是我一輩子的責任，我不感到辛苦，我很習慣也能接受。 

Rex：元元五歲時應該也是一個需要大人照顧的小孩子，又怎能負起妹妹的責任，可以談談五歲那年怎麼了。 

元元：五歲那年的某日下午因為媽媽肚子的寶寶要出生了所以全家人都很忙碌，而我只能像跟屁蟲一般跟在      

奶奶身邊走來跟去的，當時我肚子很餓，但沒人顧及到我，因此在我一場無理哭鬧下奶奶更大聲斥罵



了我，我躲進了媽媽的房間，等著媽媽回來泡牛奶給我喝，許久媽媽真的回來了，但眼前的媽媽哭得

比我還多眼淚，我不敢上前去媽媽身邊，躲在門縫的我看到許多親戚長輩都來看嬰兒，但也都一直跟

媽媽一樣再哭，隱約中我聽到奶奶跟大家重複說同一句話：第五的女兒名字都改成與姐姐沒關係了都

說這樣就會生男生，怎麼還是生女生，怎麼會改了名字還是沒有男生，唉！真糟。當時 我不知這些話

的涵義，但我可以感覺到是跟我有關， 因為奶奶講這些話時，大家一直看我。後來當我上小學時我問

了媽媽；為什麼我的名字跟姊姊、妹妹都沒關聯，同學都笑我，不是媽媽親生女兒，後來媽媽就用我

的名字做了一首詩送我：『劉家有女初長成 倖來俐齒討人愛 佑保全家人平安』。 

Rex：所以元元是背負著媽媽會生男孩的重大責任？ 

元元：是的，所以妹妹的出生是我的錯，妹妹會出車禍也是我的錯，我雖然跟妹妹不是雙胞胎，但命運是連      

在一起的。 

Rex：因時間關係我們必須將對話停留在這裡，元元還有什麼想分享的嗎？ 

元元：沒有，謝謝老師。 

Rex：最後，老師想給你一段話，請你和我一起說一次:我願意接納自私，允許自己是可以為自己自私    

的生活著。 

元元：我願意接納自私，允許自己是可以為自己自私的快樂生活著。 

 元元認為與 Rex 兩個小時的內心剖析對話，Rex 直接點出了華人重男輕女的觀念不但讓元元母

親承受傳宗接代的壓力，同時也將此壓力加諸在元元的身上，五歲的元元雖然不懂甚麼是壓力，但全

家人對於元元的名字帶來的失望卻深深刻在元元的內心，長大後卻對照顧妹妹這件事視為理所當然的

責任。元元回校跟筆者分享時強調她早在五歲時就有了創傷而不自知，於是她談起妹妹小茹的性別在

醫院被公布時，奶奶及周遭長輩在家裡對她無禮對待的往事。無怪乎精神科醫師許添盛（2015）在討

論到手足關係的演講中，提到很多父母欠孩子一個道歉，因為很多父母對子女的期待與託付，對於另

一個手足其實是太沉重的負擔，往往父母一個交代，無法顧及被委託的另一個孩子是否承受得住。 

五、複製 

孟子有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句話指出成年兒子為了盡孝道，必須成家，並生子嗣期能

不負雙親之厚望，把生育行為倫理化、生育觀念道德化，視生育後代為個人對宗族應盡的義務和責任，

在此種倫理的規範下，吾人產生偏好男性、偏好多子多孫的生育觀念（謝雨生、鄭啟川，1995）。沒

能為劉家生下一個兒子，不但成為元元母親教育女兒最大的陰影，她因此嚴厲教育女兒一定要表現良

好，不能被鄉里的人看不起，竟也成了元元心中揮之不去的傷痛而不自知，即便元元有幸趕上講究性



別平等的年代，她坦白承認傳宗接代的傳統概念根本改不過來，即便她是一名國小老師，理論上應該

倡議男孩、女孩一樣好，沒生兒育女也很好。 

元元很感慨地跟筆者承認：『不但老一輩的重男輕女，老師，我也是。您記得第一次上課，您要

我們畫我的家給您看嗎？我的二女兒畫得很小，還被您念：「一樣都是自己的孩子，老二為何畫得特

別小？」生老二時，我一看到第二胎也是個女的時，哭得好傷心。我婆婆也沒想幫我做月子，還被我

先生罵，不可以因為我沒生兒子就這樣對待我。後來，她的確都有煎蛋給我吃，可是都燒焦了，我都

不敢說，怕我老公生氣又生是非。其實，我也沒比較不疼老二啦，是她本來就比較不乖，大學就交男

朋友。』筆者沒吭聲，卻覺得眼前的元元就是她媽媽的翻版。當下，筆者提醒她：「老二應該就是年

輕時候的妳，妳仔細看看她跟妳的關係，像不像妳跟自己母親的關係?」彼時，筆者不由得想起開啟

元元內心秘密的那一幅畫：握吧！自己對那一隻手的詮釋。 

 

肆、結論 

如果功成名就、光耀門楣是元元母親評估女兒是否能夠彰顯其教育子女有功的指標，足以彌補沒

有生兒子的遺憾，筆者認為現階段的元元應該深得母親的認同了。所以她在夢境看到母親來送紅包及

禮物，原本母親的託付或許沉重，但是，元元的情緒整理後，原來的負擔卻也多了甜蜜的滋味。不過，

筆者深切希望她記得心理師 Rex 的話：『我願意接納自私，允許自己是可以為自己自私的快樂生活著』，

累了就休息，照顧小茹的責任到她為止，不要再往下轉嫁到其子女的身上。 

重新整理、面對過往，敘說自己的生命故事，對元元而言，的確是個艱辛的歷程。元元不會打字，

一字一字慢慢敲打在鍵盤上的文字稿的辛苦似乎是其心情最佳的寫照，整個論文敘寫的過程的確是天

人交戰般的不容易，因為她一開始是不願意剖析自己的內心世界給外人聽的，也不想面對。雖然其他

姊妹一再質疑為何只有元元會一再夢見母親，筆者卻認為是元元母女和解的因緣成熟了，元元的碩士

論文文本敘寫的過程，提供了其母女心靈溝通以及元元自我成長的機會。原本最不被母親看好的元元，

循著照顧妹妹的因緣，人生的過程一再出現貴人提攜，進了國立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藉著碩士論文

的寫作，重新檢視過往的重要生命碎片，重新賦予意義，原來的負面生命意義，竟然成為其豐富生命

的最佳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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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宣導~ 

教育部編製「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線上學習參考指引」協助學校落實線上教學方案

之適性調整 

教育部因應學校線上教學需要及發展其多元化教學型態，提供線上教學規劃及實施便利包，並為

關注身心障礙學生接受線上教學時的學習需求，特別編製公告參考指引，協助身心障礙學生適應多元

學習的新型態。 

依《特殊教育法》第 30條之 1規定，學校平時應就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需求訂定個別化支持計

畫（ISP），提供特教資源或調整學習（教學、評量）方式，以落實適性教育精神。為利學校採行線

上教學時，能夠積極關注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需求，調整融入原有的特教資源，教育部編製「大專校

院身心障礙學生線上學習參考指引」。 

參考指引包含不同障礙類別學生特殊教育需求、教師參考指引、家長參考指引、資源教室參考指

引以及相關資源與諮詢資訊，提供各校教師線上教學時進行合理調整、資源教師規劃調整支持服務及

家長參與輔導措施時之參考。更多相關資訊，可以參考教育雲「線上教學便利包/訊息公告」，網址：

https://learning.nchu.cloud.edu.tw/onlinelearning/ 。 

防疫期間身心障礙學生因其身心特質而影響線上課程的學習成效，有賴於促進師生與行政人員對

於學生特殊教育需求之理解，進一步跨單位協調、整合相關資源或檢視既有制度，主動積極關注身心

障礙學生之學習適應情形，並且合理調整其所必需之支持服務，以協助身心障礙學生之發展與學習，

確保每一位學生的學習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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